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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間組織政策與中國基督教

一　導言：宗教自由與結社自由

2008年9月，美國國務院發表2008年度〈國際宗教自由報告〉（International

Religious Freedom Report 2008），批評中國政府在尊重宗教自由方面，表現仍不

理想，特別是那些拒絕參加官方批准宗教組織的團體，仍處於「非法」的地位1。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秦剛回應記者查詢時指：「美國所謂國際宗教自由委員會的年

度報告對包括中國在內的一些發展中國家的宗教狀況妄加評論，對中國宗教和

民族政策進行蓄意攻擊，粗暴干涉中國內政。這反映出該委員會對中國的一貫

偏見，中方對此表示堅決反對。」秦氏重申：「中國政府依法保護公民宗教信仰

自由，中國各民族、各地區人民依法享有充分宗教信仰自由，這是一個客觀事

實。美國國際宗教自由委員會抹黑中國的圖謀是不會得逞的。」2

毋庸置疑，中國的宗教自由狀況業已成為近年中外關係（特別是中美關係）

的具體焦點之一3。中國如何進一步落實宗教自由政策，也受國內宗教界、學術

界及法學界的普遍關注。其實，宗教自由問題跟結社自由及言論自由間，有Õ

極密切的關係。2005年實施的《宗教事務條例》4共有七章，除去總則及附章外，

分別就宗教團體、宗教活動場所、宗教教職人員、宗教財產及法律責任五方面

作出規定。宗教團體的設立，無疑直接涉及結社自由的課題，但其他四方面亦

在不同程度上，跟宗教團體有關。換言之，《宗教事務條例》雖以宗教事務為核

心，但宗教團體在其中扮演極其重要的角色。從結社自由的角度來闡釋宗教自

由，相信是個饒具意義的方向。

改革開放以來，民間組織的數目隨Õ社會的發展而急劇增加，見證Õ中國

公民社會的萌生。與此同時，不同性質的社會團體亦受到黨國不同程度的制

約，在在呈現一幅複雜的圖像。本文旨在以中國民間組織的管理政策為背景，

探討黨國對宗教團體的登記與管控，並以《宗教事務條例》及相關政策法規為主

體，探討中國基督教團體的登記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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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宗教社會團體的登記及管理原則

1991年5月，國務院宗教事務局及民政部因應《社會團體登記管理條例》（1989年

發布，其後於1998年修訂）的頒布，制訂《宗教社會團體登記管理實施辦法》（下文

簡稱《宗教團體登記辦法》）。基本上，《宗教團體登記辦法》秉承Õ黨國對民間組

織的三個重要管理原則，即雙重管理、非競爭性及分級管理。及至2005年實施

的《宗教事務條例》，實際上仍深受這種管理模式制約，沒有跳出有關框框。

（一）雙重管理

黨國對社會團體管理登記的主要原則是「雙重管理」，即民政部門是社會團體

的「管理機關」，後者要向前者註冊登記。同時，各社團須接受自己的「業務主管

單位」（即國務院或各級人民政府有關部門、組織）管理。學者形容「雙重管理」成

為社會團體的兩個「婆婆」5。業務主管單位擁有相當的權力6，很容易把民間組

織置於政府的控制之下，二者之間形成一種「業務指導和接受指導的關係」7。同

時，社團一旦未能找到業務主管單位，便會失去註冊登記的資格，增加合法結社

的難度。康曉光甚至形容，這是中國社會領域內「建設社團的計劃管理體制」8。

不論是《宗教團體登記辦法》還是《宗教事務條例》，均明確體現雙重管理體

制。各級民政部是宗教團體（全國性及區域性）的登記管理機關，而國家宗教事

務局（1998年前稱國務院宗教事務局）則是其業務主管單位。

據《社會團體登記管理條例》（1998），全國性及地方性的社會團體須具備以

下條件：

（1）經業務主管單位同意；

（2）有50人以上的個人會員或30個以上的單位會員；

（3）有規範的名稱和相應的組織機構；

（4）有固定的住所；

（5）有與業務活動相適應的專職工作人員；

（6）有合法的資源和經費來源；

（7）有獨立承擔民事責任的能力；

（8）成立全國性社會團體名稱應冠以「中國」、「全國」、「中華」等字樣9。

而《宗教團體登記辦法》則增加兩方面的要求：

（1）有可考證的、符合我國現存宗教歷史沿革的、不違背本團體章程的經

典、教義、教規；

（2）組織機構的組成有人員有廣泛的代表性bk。

這Ê所指關於「有可考證的、符合我國現存宗教歷史沿革」的規定，進一步鞏固

現時「五大宗教」（佛教、道教、伊斯蘭教、天主教及基督教）的格局，抹煞了新

興宗教在中國成立宗教團體的可能。各級宗教事務部門作為業務主管單位，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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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掌握重大的審批權，大大提高新宗教團體成立的門檻，更成為合法宗教（團

體）的仲裁者，可以把認可宗教組織之外的宗教及宗教群體置於非法地位。據中

共中央及國務院在1999年11月的中發34號文件指：「通過登記手段，對民間組織

的結構和數量進行有效調控，確保民間組織與當地經濟和社會協調發展，維護

社會政治穩定。」bl換言之，黨國通過嚴謹的審批登記制度，限制宗教團體的數

量，形成對中國宗教市場的計劃式調控。

另一方面，宗教事務部門亦可以業務主管單位的名義，從多方面「監督」及

「管理」宗教團體。《宗教事務條例》賦予宗教事務部門在「行政許可」方面的權力，

涉及設立宗教院校、籌設宗教活動場所、登記、舉辦大型宗教活動及修建露天

宗教造像等項目。2004年實施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許可法》，明確設立行政

許可的機制。因此，國務院乃於同年7月決定，保留下列七項涉及宗教方面的行

政許可bm：

建造露天佛像審批；宗教院校聘用外籍專業人員資格認可；宗教院校聘用

外籍專業人員計劃及聘用外籍專業人員審批；在華外國人集體進行臨時宗

教活動地點審批；我國五種宗教以外的外國宗教組織及其成員與我國政府

部門或宗教界等交往審批；外國人攜帶用於宗教文化學術交流的宗教用品

入境審批；邀請以其他身份入境的外國宗教教職人員講經、講道審批。

上述七項獲保留的行政許可，絕大部分均屬涉外事務（第一項除外），反映政府

方面對宗教涉外工作的防範與關注。

此外，國務院又同意，為有效管理的需要，把涉及宗教的四類事項暫時保

留行政許可：宗教團體負責人審批；宗教團體、宗教活動場所接受國（境）外捐

贈宗教書刊、音像製品審批；宗教團體、宗教活動場所接受國（境）外捐款審

批；出版、印刷、出口、發行《聖經》審批bn。值得留意的是，這些獲暫時保留的

行政許可項目，除兩項涉及國（境）外的捐贈外，其餘均屬宗教團體的內部事

務，例如「宗教團體負責人審批」一項，便很容易成為政府介入宗教團體人事任

命的藉口，因此一直為人所詬病bo。至於針對《聖經》出版、印刷、出口及發行的

審批，便解釋了長久以來在中國出版界出現的奇特現象：國內公開書店可以公

開發行及出售佛教、道教及伊斯蘭教的宗教經典，但基督教的經典《聖經》，卻

只獲准在教會特定的銷售點發售。2005年，便有北京的家庭教會牧師因印刷及

傳播《聖經》而以非法經營罪被起訴及判處入獄。

（二）非競爭性

宗教團體與其他社會團體一樣，均受到「非競爭性」原則的規定，如《宗教團

體登記辦法》規定：「在同一行政區內不得重複成立相同或相類的宗教社會團

體。」bp換言之，已獲認可的宗教團體，便具有特殊的壟斷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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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現時有八個全國性的宗教團體，其中七個分別屬於五大宗教的全國性

組織——中國佛教協會（1953）、中國伊斯蘭教協會（1953）、中國基督教三自愛

國運動委員會（1954）、中國天主教愛國會（1957）、中國道教協會（1957）、中國

天主教主教團（1980）、中國基督教協會（1980）bq，另一個則為中國宗教界和平委

員會（1994）br。至於區域性宗教團體方面，中共中央黨校的龔學增在其研究中指

出，1999年的數目約為3,000多個bs。據民政部統計，截至2007年年底，宗教類

社團共有3,413個bt。

一直以來，黨國把認可的宗教團體稱為「愛國宗教團體」。愛國宗教團體的

產生，主要是因應1950年代宗教革新運動而成立，主要任務是執行宗教界的反

帝國主義鬥爭及民主改革運動，並加強信徒群眾的愛國教育ck。文革後，又於天

主教及基督教內增設組織，使全國性宗教團體的數目由原有的五個增至七個。

1982年中共中央印發19號文件，清楚指出：「一切愛國宗教組織都應當接受黨和

政府的領導。」該文件又界定愛國宗教團體的基本任務cl：

協助黨和政府貫徹執行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幫助廣大信教群眾和宗教界

人士不斷提高愛國主義和社會主義的覺悟，代表宗教界的合法權益，組織

正常的宗教活動，辦好教務。

這段文字，清楚說明新時期下愛國宗教團體的「雙重性質」或「雙重角色」。「雙重」

的意思，是指其官方與非官方的二元性cm。除了宗教的功能與性質外，愛國宗教

團體的「官方」性質，體現在其接受黨國的領導上cn。

愛國宗教團體的設立，反映出黨國對宗教市場的計劃管控——不僅認可五

大宗教，更針對個別宗教認定相應的愛國宗教團體。黨國通過業務主管單位來

領導愛國宗教團體，體現出一元的宗教管理體制。而愛國宗教團體由於被授權

為有關宗教領域的獨家代理，形成了獲政治力量支持的壟斷局面。以基督教為

例，黨國只認可全國及區域性的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及基督教協會（簡稱

兩會），故全國及各地不能再成立兩會以外的基督教團體，形成了所謂的合法的

三自教會與非法的家庭教會並存的局面。

據《宗教事務條例》規定，只有宗教團體可以編印宗教內部資料及出版公開

發行的宗教出版物（第七條）、設立宗教院校（第八條）、選派和接收宗教留學人

員（第十條）、提出申請設立宗教活動場所（第十三條）、認定宗教教職人員（第二

十七條）等。換言之，基督教兩會組織以外的基督徒群眾，由於拒絕加入兩會組

織，便無法獲得宗教事務部門（業務主管單位）的批准成立基督教團體，因而也

被褫奪《宗教事務條例》賦予合法進行上述各種宗教活動的權利。

（三）分級管理

建國以來，中國政府實施嚴密的社會控制機制，確立了黨的領導威權及地

位。社會團體的登記須按「分級管理」的原則進行，按照其開展活動的範圍和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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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實行分級登記、分級管理co。為了有效落實這種分級管理，乃在社會治安

層面發展出一套「條塊結合，以塊為主」的屬地管理原則。「條」是指上級主管單

位的垂直領導，而「塊」則是所在地黨委及政府的統一領導cp。上海大學李向平

對宗教團體的屬地管理，作出如下的陳述cq：

它在制度格局層面分為全國性和地方性兩類，前者與後者沒有等級化隸屬

關係。全國性組織不得設立地方性分會，以免同地方性的社團形成競爭關

係；地方性組織也不能以團體會員的身份加入全國性組織，因此，宗教制

度備〔被〕分離為不同的空間隸屬方式。與此相應，各地宗教組織和場所進

入當地行政管理系統。如是已合法登記的宗教社團或場所，隸屬於當地統

戰部門或業務主管部門如宗教局系統；各宗教系統之間，不存在直接的縱

向管理系統，即使存在一些教務上的聯繫，也當理解為指導型關係，而非

上下服從、隸屬關係；如果是不同地域的宗教組織，需要組織大型的跨地

域宗教活動，首先要通過允許的，是當地行政管理部門，而非本宗教的上

級法人機構。各宗教社團間並不存在直接的隸屬關係。

黨
組
織

政
府
系
統

愛
國
宗
教
團
體

中央：中共中央、統戰部 國家宗教事務局 全國性宗教團體

省宗教團體省：黨委、統戰部 省宗教事務局

市、縣：黨委、統戰部 市、縣宗教事務部門 市、縣宗教團體

鄉鎮：黨委 鄉鎮人民政府 基層宗教活動場所

圖1　宗教團體的屬地管理：條塊結合，以塊為主

在分級屬地管理體制

的制約下，宗教團體

只具「地方性」，無法

建立縱向的直線關係

及橫向的跨地域性連

繫關係，因而限制其

能夠發揮的社會及宗

教功能。

　、　  領導關係　 　指導關係　　   所在地黨及政府的統一領導　　 上級主管單位的垂直領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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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國一直對成立全國性社會團體作嚴格控制cr，同時又在《社會團體登記管

理條例》中規定：「社會團體不得設立地域性的分支機構」（第十九條）。職是之

故，現時在基督教兩會組織出現「級別」體系（即全國兩會—省兩會—市、縣兩

會），實際上並沒有上下級的領導及隸屬關係。國家宗教事務局在《宗教事務條

例釋義》中，清楚地說明此點cs：

分級管理並不表示宗教團體也有級別，只表示宗教團體的活動和人員組成

來源不同。無論宗教團體是在哪一級民政部門登記的，是全國性的還是地

方性的；無論業務主管單位即哪一級政府宗教事務部門；也無論其成員多

少、規模大小，宗教團體的地位都是平等的，都是平等的民事主體，相互

之間無隸屬關係，無領導與被領導的關係。

這種屬地管理模式，旨在防範社會團體建立全國性及跨地域性的組織體制，

避免在黨組織及政府以外出現另一個嚴密的社會組織，成為對抗性的社會實體

（見圖1）。

在這種分級屬地管理體制的制約下，宗教團體只具「地方性」，並且無法建

立縱向的直線關係及橫向的跨地域性連繫關係，因而限制其能夠發揮的社會及

宗教功能。例如《宗教事務條例》鼓勵宗教團體及宗教活動場所「依法興辦社會公

益事業」（第三十四條），但是在上述的體制性限制下，這種工作只能局限在宗教

團體的附設分支部門（如中國基督教兩會的社會服務部）或個別堂點的層次。從

教制（polity）的角度觀之，全國基督教兩會與省兩會，省兩會與市、縣兩會間既

然沒有上下隸屬的關係，在事工發展方面便容易出現各自為政的局面。

三　基督教家庭教會的登記問題

《宗教事務條例》第三章就宗教活動場所的登記作規定。我們可見，宗教團

體在這個問題上，亦扮演Õ重要的角色。

基督教家庭教會的登記問題一直備受爭議。改革開放以來，家庭教會的出

現及發展，成為黨國致力解決的「問題」。黨國企圖維持一元化管理模式，把所

有基督教的堂點均納入愛國宗教團體的管理範圍之內。不過，現實上為數眾多

的家庭教會卻由於不同原因，與兩會組織保持距離。

1991年的中央6號文件，明確提出「一切宗教活動場所都應依法登記」ct。據

1994年出台的《宗教活動場所登記辦法》，宗教活動場所必須向宗教事務部門登

記dk。不過，登記與加入三自組織間的關係，卻成為眾多家庭教會的疑慮。基督

教全國兩會出版的《天風》雜誌，於1992年刊登一封讀者函，點名向兩會領導丁

光訓主教提問「參加兩會是不是允許登記的條件之一」。對此，丁主教表示「不知

道存在這麼一個條件」dl。後來，丁主教明確指出，「參加三自組織或兩會不是許

可申請和予以批准的先決條件」，他強調登記工作是堂點和政府間辦理的事，與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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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沒有關係dm。1995年3月，丁主教再次回答類似的詢問dn。除兩會的領導外，

政府的宗教事務官員亦公開重申登記與加入三自組織間，並無必然的關係do。

登記工作的另一面就是政府對非法宗教活動場所的清理整頓。1990年代開

始，民政部進行社會團體的清理整頓工作dp，並確立針對非法社團組織的工作方

向dq。在這情況下，宗教活動場所的登記政策，便成為取締基督教私設聚會點的

手段。就以江蘇省為例，1994年全省各級政府批准的基督教堂點有1,452處，未

經批准但有一定數量信徒聚會的活動點就有1,244處dr。到1995年底，結果共登

記基督教場所2,236處，臨時登記660處，暫緩登記298處，合併登記584處，不予

登記278處ds。

現時《宗教事務條例》沿用1994年《宗教活動場所管理條例》的管理原則，要

求宗教活動場所必須向宗教事務部門進行登記，而設立宗教活動場所亦須符合

若干條件。

《宗教事務條例》並沒有對基督教家庭教會登記的要求作任何調整。不論在

過去的《宗教活動場所管理條例》及相關的《宗教活動場所登記辦法》，還是在《宗

教事務條例》及由此衍生的《宗教活動場所設立審批和登記辦法》dt，都沒有把參

加愛國宗教組織作為登記的要求及條件。但是，《宗教事務條例》規定籌備設立

宗教活動場所須由宗教團體向相關宗教事務部門提出申請（第十三條），而據《宗

教活動場所設立審批和登記辦法》，不論是宗教活動場所及固定宗教活動處，要

取得合法的地位，都要經過審批及登記這兩重程序。在申請籌設的過程中，只有

擬設地的縣、市一級宗教團體才有資格提出申請，並由宗教團體提交籌備組織組

建方案（第三、四條）。這樣看來，家庭教會若希望獨立向宗教事務部門登記，由

於自身並不屬於「宗教團體」，故有關申請便得交由當地的愛國宗教團體代辦。

此外，《宗教事務條例》規定，宗教活動場所具備的條件之一，包括「有擬主

持宗教活動的宗教教職人員或者符合本宗教規定的其他人員」（第十四條）。而提

出登記申請的管理組織，亦應當由包括宗教教職人員在內的代表組成。但該條

例又規定：「宗教教職人員經宗教團體認定，報縣級以上人民政府宗教事務部門

備案，可以從事宗教活動」（第二十七條），明確愛國宗教團體「認定」家庭教會教

職人員的法律權力。

這樣看來，基督教家庭教會若要登記，便必須通過愛國宗教團體向有關部

門提出申請，而其教職人員的身份也必須獲得宗教團體的認定ek。換言之，政府

雖然沒有明確把參加兩會作為登記的先決條件，但在現行條例的實際操作規定

下，要是家庭教會受制於「非競爭性」原則而不能獲得基督教團體的合法地位，

其宗教活動場所便不可能繞過愛國宗教團體而單獨向政府登記。兩會組織在宗

教事務部門授權下，扮演Õ各地基層教會（宗教活動場所或其他固定宗教活動

處所）的另類主管單位。2006年，北京一所家庭教會（守望教會）曾向海澱區政府

申請登記被拒，區民族宗教僑務辦「不同意該申請」的理由，便是「擬任牧師未經

依法登記的市宗教團體認定，沒有與本社團業務活動相適應的專職工作人員」，

並建議其向海澱區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聯繫、接洽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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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家庭教會無法獨立登記，在法理上永遠處於「非法」狀態。各級政府往

往以恐防私設聚會點與西方反華勢力藉宗教滲透結合，威脅社會穩定為由，致

力整頓及取締。再者，私設聚會點缺乏合法地位，故無法享有《宗教事務條例》

賦予宗教活動場所的權利。抑有進者，沒有獨立而合法的身份，便無法刻製印

章，在銀行開立賬戶，亦無法以宗教法人的名義購買房產，以及開展社會公益

慈善工作em。中國媒體批評自封傳道人及私設聚會點在財政方面的混亂，除了個

人誠信問題外，無法建立制度化的監察也是關鍵原因。

四　小結

本文旨在以結社自由為切入點，探討中國政府對社會團體及民間組織的管理

體制，並以此評檢《宗教事務條例》對宗教團體的管理問題。現從三方面作結：

第一、結社自由與改革社會團體管理。我們在探討中國宗教團體的生存空

間時，必須揚棄單純的宗教自由與宗教迫害的二元對立思維。這種思維把一切

問題約化成無神論政權要消滅宗教信仰的意識形態糾結，忽視改革開放三十年

來黨國與社會關係的重大變革en。其實，從黨國與社會關係的重構角度切入，並

把焦點集中在社會團體的生存與自主空間及黨國的管理體制上，將更有助我們

認識及展望中國宗教的制度環境。從上文可見，愛國宗教團體（基督教兩會組

織）與「非法」宗教組織、私設聚會點（家庭教會）面對的問題，主要根源於黨國在

多大程度上賦予民間組織更大的自主與生存空間，也即進入結社自由的範疇。

職是之故，中國宗教團體的生存及自主空間能否拓展，跟現行社會團體管

理體制的改革方向及步伐有Õ密切的關係。筆者同意劉澎所言，宗教涉及集

會、結社、出版方面的問題，在目前中國沒有對集會、結社、出版開放的情況

下，政府是不會單獨地讓宗教先開放的eo。

據民政部社團管理司的資料，截至2007年年底，全國共登記社會團體已多

達21.2萬，省級及省內跨地（市）域活動的社團2.2萬，地級及縣以上活動的社團

18.7萬ep。上述數字僅為向民政部登記的數目，尚未包括大量沒有登記的組織。

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王名估計，全國各種社會組織多達300萬。他在2007年

3月的十屆全國人大及政協會議上，便建議改革現時的民間組織管理體制。他認

為這種體制過度強調登記註冊審批的把關，使大量民間組織被拒於合法登記的

門檻之外，形成十倍於合法登記的民間組織，在沒有登記註冊的情況下活動。

他呼籲政府揚棄行政控制的思路，修改現行法規，把民間組織的發展和監督建

立在法治的基礎之上eq。

早於2004年年底，國家民政部社團登記服務中心副主任喬申乾曾表示，社

團登記中「業務主管單位」的規定，還要「再執行一段時間」，但是取消這個規定

「是勢在必行」er。他提及最終要廢除業務主管單位，無疑標誌Õ中國社團發展的

一大進步。但是，他亦承認有關規定還要「再執行一段時間」，反映出黨國對

我們在探討中國宗教

團體的生存空間時，

必須揚棄單純的宗教

自由與宗教迫害的二

元對立思維，這種思

維把一切問題約化成

無神論政權要消滅宗

教信仰的意識形態糾

結，忽視了改革開放

三十年來黨國與社會

關係的重大變革。



34 二十一世紀評論

開放社會團體登記（結社自由）的戒心。在中國整體結社自由未獲得充分的實現

前，宗教事務部門對宗教團體及宗教活動場所的管理，相信也要再維持一段長

的時間。

第二、宗教自由與宗教信仰自由。中國憲法一直主張「宗教信仰自由」，這

說明作為個人「私事」的宗教信仰是自由的，也沒有違反憲法賦予的宗教「信仰」

自由。但是一旦涉及了公共利益便得受到規範與管理。我們不能忽視的是，宗

教行為（實踐宗教）的自由其實是宗教信仰自由的不可或缺的要素。

《宗教事務條例》雖然強調要保障信教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但在成立宗教

團體及宗教活動場所方面，更進一步作出不少限制。這跟《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

國際公約》（1966）對「宗教自由」的界定並不完全吻合es：

人人有權享受思想、良心和宗教自由。此項權利包括維持或改變他的宗教

或信仰的自由，以及單獨或集體、公開或秘密地以禮拜、戒律、實踐和教

義來表明他的宗教或信仰的自由。任何人不得遭受足以損害他維持或改變

他的宗教或信仰自由的強迫。表示自己的宗教或信仰的自由，僅只受法律

所規定的以及為保障公共安全、秩序、f生或道德、或他人的基本權利和

自由所必需的限制。本公約締約各國承擔，尊重父母和（如適用時）法定監

護人保證他們的孩子能按照他們自己的信仰接受宗教教育和道德教育的自

由。（第十八條）

中國政府自1998年簽署《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後，全國人大常委會迄

今仍未批准其生效。中國政府是否願意把公民權利從「宗教信仰自由」擴充至「宗

教自由」？問題的關鍵又端在結社自由能否充分落實。

第三、宗教團體的合法性。在現有的民間組織生存環境下，由於管理體制

的關係，難免削弱其民間色彩，「官辦」、「官控」的形式無可避免地損害民間組

織的合法性。已逝世的中國佛教協會會長趙樸初曾呼籲落實「政教分開」，就是

指政府主管部門與宗教團體、寺觀教堂的職能應當分開。其中的關鍵在於宗教

團體能否按自身特點獨立自主地開展工作，寺觀教堂由教徒自己管理，並使之

制度化。趙氏認為，政府主管部門必須改變對宗教團體實施的那套行政機關化

的領導管理制度和辦法，使宗教團體成為「在黨及政府的領導下，在憲法、法律

和政策的範圍內，按照自身特點獨立自主地開展工作，享有自身的人事、財

務、業務自主權的宗教徒的民間性團體」et。趙氏提及的政教分開，讓宗教團體

成為真正獨立自主的民間團體，其實已觸及宗教團體的合法性問題。

有學者在考察中國民間組織的興起及其發展的分析框架時提出「合法性」的

概念，值得我們參考。所謂「合法性」（legitimacy），並不等於「合法」（legality），

而是指陳出某一事物具有被認可、被承認、被接受的基礎。後者所指涉的對象

是司法部門，而前者則是社會整體。中國社團的合法性資源，可從政治、行政

及社會三方面來理解。所謂政治合法性，即政治上正確。社團要找到掛靠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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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必須滿足政治規範的檢驗——從消極的方面說，是不違反各種政治規範；

從積極方面說，是對現存政治秩序發揮建設性作用。行政合法性則是一種形式

合法性，其基礎是官僚體制的程序和慣例；指民間組織獲得某一級單位領導以

某種方式承認其合法性。至於社會合法性，指社會公眾的承認和支持、團體內

部成員的承認和參與傾向。一個組織是否具備社會合法性，決定了它是否擁有

服務對象，是否佔有存在的市場fk。

在現時的宗教社會團體的登記及管理體制下，愛國宗教團體相對於「非法」

的宗教組織，肯定具備政治合法性。不過，愛國宗教團體能否取得社會合法

性，則端在其能否成為真正的「民間團體」，並滿足信徒群眾的宗教需要，從而

獲得宗教方面的認受性。同時，由於官僚體制的問題，即或愛國宗教團體及其

宗教活動場所，也不一定取得行政合法性。因為其自主性及活動空間，往往在

不同程度上受到各種行政許可手段的制約。

「非法」的宗教組織無疑不具備政治合法性，但只要其能夠滿足信徒群眾的

宗教需要，就取得社會合法性。不過，這種社會合法性，卻由於其本身在社會

上無法享有民間組織應有的地位而受到制約。有趣的是，「非法」宗教團體即使

不具備政治合法性，但其與地方幹部之間，卻不一定存在Õ對立的關係；藉Õ

某種非形式的關係的建立，它們也可能獲得一定的行政合法性。

中國宗教團體的登記問題，反映出只具備政治合法性並不足夠，能否建立

社會合法性，對中國民間或公民社會的建立，將有重大的意義。社會合法性的

確立，除了是宗教團體必須按自身的特點來開展工作，滿足宗教信徒的需要

外，黨國是否願意改變舊有的管理模式，在社團管理體制方面作更深入的改

革，也是十分重要的。唯有在結社自由的前提下，宗教自由的保障始能充分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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